102學年度輔仁大學「精選百書·閱讀心得寫作比賽」作品


佳作
	姓 名
	張○○
	系級
	中文系

	書 名
	臺北人

	作 者
	白先勇
	出版社
	爾雅

	題 目
	是臺北人，不是臺北人

	內 容
	1、 佳句摘錄：
1. 尹雪艷站在一旁，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，徐徐的噴著煙圈，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壯年的、曾經叱吒風雲的、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，狂熱的互相廝殺、互相宰割。（摘錄自第59頁）

2. 月光照到了他青白的胸膛和纖秀的腰肢上，她好像頭一次真正看到了一個赤裸的男體一般，那一刻她才了悟原來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肉體，竟也會那樣發狂般的癡戀起來的。（摘錄自第133頁）

3. 竇夫人回轉身，便向著露台走了上來，錢夫人看見她身上那塊白披肩，在月光下，像朶雲似的簇擁著她。（摘錄自第273頁）

2、 心得分享：

    白先勇的臺北人，是由一篇篇短篇小說建構而成的。每一篇故事的人物都沒有關聯性，甚至視角也不同，有以第一人稱寫成的，企圖讓讀者更能和他一起進入由他一手打造的，或幾分真，或幾分虛的情境中。另一種就是以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敘述的，就跟說書人一樣，以旁觀者的姿態，淡淡的道出他人的故事。
　　而這些故事裡的人物，是臺北人，卻也不是臺北人。在來到臺北之前，他們從來不是臺北人。他們來到臺北，或許成為了臺北人，但更多的成分是，成為了「在臺北生活的人」。
　　藉著白先勇的文字，我閱讀這些人的人生。雖然我只是看客，但我的心情也會跟著他們一起擺盪、起伏。這些人當中，有各種性格，來自各種階層，都很獨特，就算他們的個性或是地位，沒有出彩的地方，但是他們的背後都有著一則獨特的故事。
　　在這些故事裡，最能勾起我情緒的，是永遠的尹雪艷，這個故事是臺北人的第一則，也是我最有印象的一則。
　　其實一開始在我看這篇「永遠的尹雪艷」時，我是非常不解的。從開頭，就一直在描寫尹雪艷的美，說她不抹胭脂，總是穿得一身淨白，她有多麼清麗脫俗，多會抓住男人的目光。她是一枝交際花，她有她的本事，她對待任何人，無論男人女人，年幼老少，她都能把他們哄得妥妥貼貼，暈暈乎乎的。她同時也是煞星，克男人的，跟她好過的都不會有好下場。然而，令我不解的是，這樣的女人，有甚麼地方值得白先勇拿出來說呢？

　　「尹雪艷站在一旁，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，徐徐的噴著煙圈，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壯年的、曾經叱吒風雲的、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，狂熱的互相廝殺、互相宰割。」看到這段，我突然領悟了這個故事想傳達給我們的意思。這個叫尹雪艷的女人，她高高在上，俯視著別人的人生，她看似參與了進去，但其實只是蜻蜓點水般，輕輕一碰，淺嘗即止，馬上就離開了，沒有任何留戀。我們不也是嗎？這個尹雪艷好像在影射我們讀者似的，我們和她一樣都是看客，於必要的時候施捨一點點感情，等到故事結束了，彷彿這感情就是顆小石頭，沉入水中，沒聲，也沒影了。我只能說，看小說時，我們身為讀者的，能做到的也只有這些了。這是件無可奈何的事。讀者本身就是被限制住的存在，我們雖然能夠隨著作者的文字海，借機同遊，卻無法真正參透進去。況且小說的構成，有幾分是虛，幾分是實？就算作者所寫的人物都是真的，有多少情節是作者爲了看起來漂亮，所填充進去的空殼子？小說不是語錄體，無法如同論語那般，一字一句地，將所有人物的對話清楚明白的記錄下來，小說是曖昧的，具矇矓美的。

　　所以我們只要在還是讀者的一天，我們就是尹雪艷，永遠的尹雪艷。


